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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嫌家穷，儿不嫌母丑。我是从
山沟沟里走出来的游子，无论走到哪
里，魂牵梦绕的总是故乡那延绵不绝、
沟壑纵横的山川。随着年龄的增加，这
种感觉愈发强烈。

我的家乡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北
部，有资料记载，三十五亿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汪洋大海，最终由于喜马拉雅运
动的影响，陆块整体抬升，就成了现在
的高原地貌。在准格尔旗纳日松镇境
内，有一棵大油松，据说这棵树为北宋
神宗熙宁年间自然所生，是目前所发现
的中国最古老的油松，故称“油松王”，
当地群众称之为“神树”，它向人们证明
一千年前鄂尔多斯高原曾是一片森林
茂密、水草丰美之地。如今的鄂尔多斯
虽然在中国北方地区还算一个生态环
境不错的地方，但确实与远古的鄂尔多
斯无法相比了。

我常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是什
么魔力摧毁了我美丽的家园？在我看
来，首先应该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刀。鄂
尔多斯高原处于干旱与半干旱气候过
渡带, 有着独特的季风气候和独特的黄
土地貌,雨水少却集中，容易形成水土流
失，刮风更是常态，四季有风，尤其是春
天的风沙持久而迅猛，在风蚀水冲的共
同作用下,日复一日，于是沟壑纵生，使
鄂尔多斯成为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

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人
类自己对环境的破坏。鄂尔多斯本来是
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过去的土著民族
基本上以游牧业为生，广阔草原呈现出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
象。但随着战争和人口与日俱增的刚性
需要，从秦始皇开始，就开始在鄂尔多
斯地区屯兵移民，以后的朝代纷纷效
仿，汉武大帝就曾在此移民十万之众。
清朝以后更为严重，康熙年间有当地蒙
人和内地民人合伙耕种，“开边之由自
此”，雍正王朝以后，鄂尔多斯的垦区扩
大，出边的农户越来越多，“搬移眷属”

“盖房居住”，并且呼朋唤友，互相援引，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清末更是“放垦
蒙地”，滥伐滥垦，草原、树林成片成片
被开垦为耕地。

清朝灭亡后，各地军阀混战，自然
灾害频发，陕西、山西等地的灾民为了
躲避战乱、解决饥荒，纷纷来到鄂尔多
斯，形成历史上著名的“走西口”大潮，
鄂尔多斯进一步沦为半农半牧地区。不
可否认，走西口对鄂尔多斯农业生产带
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大规模的、盲
目的、掠夺性的土地开垦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也是非常明显的。我的老祖宗就是
从陕西府谷林家伙盘出发，扶老携幼走
西口来到鄂尔多斯，在达旗西梁外一个
叫朝报沟的地方落了脚，靠租地、开荒
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逐步形成一个
叫林家塔的小村子。

当我呱呱落地时，已是公元一九
六七年春天，新中国成立还不满十八
年，呈现在我的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
界。对于我的父辈而言，也正是一个改
天换地的时代，经建国初土地改革回到
农民手中的土地又经过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土地，之后的人
民公社“一大二公”，更是全面实现集体
所有制。

不管怎样改革，土地依旧是那些
亩数，而人口却迅速膨胀起来，在“只要
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思想的鼓励下，英雄母亲胸带红花，生
育旺盛，我国人口从解放初的四万万激
增到一九五四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
六亿。长嘴就要吃饭，人地矛盾越来越
突出，于是开荒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
来。六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更是将这一
行动推向极致。

我家乡的那些山虽属于黄土高
原，但在薄薄的黄土下埋藏的却是被称
作地球癌症的砒砂岩。小时候，我常常
徜徉攀爬在山沟沟之间，望着这红白黄

相间的泥土，满眼都是大块大块的“五
花肉”，怀疑这里是我们古代先祖的巨
大的野猪肉库的化石群。在农业学大寨
的浪潮中，我的父老乡亲在猎猎的红旗
下，在呼啸的寒风中，在嘹亮的口号中，
将山峦上本来不够厚实的黄土剥掉，修
理成为一层层一圈圈的水平梯田。因为
没有水源，这些土地依然是靠天吃饭的
旱田，这些看似油渍麻花的彩色泥土，
尽管上了农家肥，但依旧长不出像样的
庄稼来，稀稀疏疏的瘦弱的糜子、谷子
像狗尾巴草一样在风中摇曳，努力展示
着生命的坚强。没过了几年，就被彻底
撂荒了，梯田的垄堰在狂风暴雨中坍
塌，像一块块灼烧后流着血水的伤疤。

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回到故乡，望
着那些坍塌的梯田遗迹，虽然经过几十
年的自然修复，但所生长的植被像二大
爷的后脑勺依然稀稀疏疏，不及周边的
地块。

老天爷是公道的，地上无草，地下
有宝，在鄂尔多斯高原，地下蕴藏着极
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天然气。这让以贫
穷落后闻名的伊盟人在较短的时间内
扬眉吐气。然而，在这种大规模开采挖
掘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也付出了
生态环境的代价。

在我的老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
代就有罕台、纳林两大国营煤矿，在黄
河两岸名气很大，来自巴盟、包头的拖
拉机、大胶车都到这里拉煤，车水马龙，
好不热闹。那时，还是采用洞采的方式，
对地表的损害不大。但随着工程机械层
次的提升，就进行大规模的露天开采，
虽然资源利用充分、回采率高，但矿区
表层大量的土层被移走，连同煤矸石堆
积在周边的土地上，必然使得生态环境
遭到破坏。

有一次，我回老家途中路过小时候
经常去的纳林煤矿，只见过去的山头以
及大片的机关村落早已消失变成了巨
大的矿坑，而原来的河道却堆起了新的
山头巍然矗立在那里，真可谓是改天换
地。

鄂尔多斯人有放牧养畜的传统，特
别是梁外山区独特的水草资源，牛羊吃
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山泉水，以鄂旗的
阿尔巴斯、杭锦旗的四十里梁、达旗的
呼斯梁、东胜的板洞梁、准旗的德胜西
为代表的牛羊肉自然好吃，价格就高出
一筹。物以稀为贵，肉价高了，人们养殖
的积极性就空前高涨，于是牛羊成群，
举目可见，你方放罢他登场，山头就像
和尚的脑袋被剃得光秃秃的，在炽热的
阳光下，显得毫无生机。

走在家乡的山沟沟，常常想起儿时
的画面。几家土屋依山傍水，山上满是形
态各异的野草，红的、粉的、黄的、紫色
的花儿次第绽放，惹得蝴蝶、蜜蜂和不知
名的昆虫嘤嘤嗡嗡上下翻飞。门前那条
小河四季有水，文文静静地向北流去，也
经常发山水，如脱缰的野马轰轰烈烈。后
渠是一条很深的山洪沟，长了柳树、榆
树、杨树和一些灌木，很是茂盛，遮云蔽
日，喜鹊、百灵、麻雀等鸟儿在这里安了
窝，叽叽喳喳，飞进飞出。渠口有一口井，
不深，用石头砌了井口，半大小子就可用
小桶吊上水来，井水总是那么凉爽清冽、
沁人心脾。这就是我儿时的乐园。

后来，流水消失，水井干涸，树木枯
萎，新生的孩童也随大人转移进城了。
现在好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
略，被摆上了突出的位置，天在变蓝，水
在变清，山在变绿，我相信，鄂尔多斯会
越来越美，越来越好。突然想抹开哈喇
嗓子，抖一首《山沟沟》：
山上的花儿不再开 山下的水儿不再流
看一看灰色的天空 那蔚蓝能否挽留
天上的云儿不再飘 地下的牛儿不回头
甩一甩手中的长鞭 那故事是否依旧
走过了山沟沟 别说你心里太难受
我为你唱首歌 唱得白云悠悠
走过了山沟沟 大风它吹不够
我为你唱首歌 唱得大河奔流

岁月是一位沉默不语的圣人，却教给了我们如
何处世和独处。生命是一场无法预约的旅程：高雅
如诗，美丽如雪。

有人把时光比喻成一条河，那是因为它的渊源
流长；有的人把时光比喻成一朵花，那是因为它暗
蕴芬芳；有的人把岁月比喻成一本书，那是因为书
中有无尽需要我们用灵魂解读的内容。

时光像一条悄悄游走了的小船，它的身影隐约
在了天际里，而身后留下的浅浅的波纹，却载着我
们无尽的思绪一圈一圈的漾去。

曾经我用文字寻找心灵想要，如今我用文字寻
找自己，寻找自己的迷茫，寻找自己的彷徨，寻找我
心里那些美丽又干净的东西。

人生漫漫长路，我们一直在追求着那些能使自
己幸福的东西，能使自己快乐的事情。也希望自己
的这一份快乐能够快乐着自己最爱的人，幸福着他
的心情。

生命里有些时光，是用来大步疾走的，有些时
光是用来漫步细酌的。有些光阴是用来揣在心底怀
念的。

每个人都是时光里的尘埃，做着自己想要的一
份旅程。我们有时候淋湿了自己的身心，有时候又
被阳光暖着一切。

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形式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完美一点，少一些遗
憾。然而有时候却正是那些不能圆满的遗憾，造就
了生命里清绝的美丽。

有时候常常在想，如果我与一个人换一个时间
相识，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惊艳的结果。但那只是想
象，有些东西只能在一瞬间想想而已。

我把生命里那些最聊赖，最寂寞的时光，都交给了
文字。那是一种毫无保留的交予，包括我的泪与笑，
包括我的殇与愁。

呼吸着诗经里白露为霜，蒹葭苍苍的新鲜气
息，我笔写我心，那就是一份与世无争的幸福。

人生多少擦肩而过的恋情，只能用一首淡泊的
诗歌表达怀念。只有爱了才知道爱情的深度，只有
爱过才知道爱情的美好，才知道爱如何珍惜经营。

人生，是用身体载着灵魂行走远方的一场流
浪。像一只蝴蝶，踏过清浅，问询着花香，抵达那场
宿醉的源头。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还记得青春里那缕青涩
的笑颜吗？谁的青春不曾埋葬过忧伤？谁的时光不
曾湮没过疼痛？

青春是一首来不及品味的歌，当我们去追忆它
的芳华的时候，我们不是正直中年，就是早已花甲
如雪。

时光对谁都是公平的，只是我们在路上不是疏
忽，就是遗漏了那些美好的存在。

人生中的某一段精彩都是不经意写出。将时光
中的苦涩压榨酝酿，流淌于灵魂的笔尖，于是笔尖
便盛开了一朵清芬的花。

许多人在偶然的一处境地相遇了，然后走着走
着就错过了，然后再也找不到对方的身影了。从时
光中来的一切，最终都将泯灭在时光里。

生命中能使我们一次次幸福和痛苦的，竟然是
一次次的相遇和错过，我们最难说出口的竟是最普
通的一句，“再见”“你好”……

假如你不能让你想念的那一个人知道自己的
想念，那么就永远在想念的一份光阴里保持自己独

有的美丽吧。或许有一天他转过身来，刚好看到你
优雅忧伤的样子，于是他的心就莫名的装满了怜惜
与心疼。

假如有一天你思念一个人，却看不到结果，那
么请你不必悲伤，你只需记得那个人在你的心底真
实的来过就好，因为任何的一场用心的走过都是一
份美丽。

被风尘掩埋的记忆有时候也会被风掀起。那不
是风的错，那不是心的错。毕竟每个人的心底都有
一处柔软的地方，那里装满了慈悲和宽容。

假如你占领了一个人的天空，你还可以把一个
完整的天空交还给他吗？如果真的交予的话，恐怕
那天空里也早已经印下了你的影子。这个影子也会
在他的心空里反复的走过的。

谁的夜色里不曾嗫嚅着一句悲喜的唱词？谁的
心陌上不曾有一朵美丽蹉跎的花？谁的天空不曾折
叠有一只思念的青鸟？谁的梦境中不曾编织着一首
烂漫的诗篇？

情感的路上，我们和谁幸运的牵了手？我们和
谁一起看花醉，又和谁一起看花落，共同渲染了白
头？

岁月的手将许多东西抹去，却抹去不心底那些
真实的感觉。人生中那些期待已久的幸福，又在哪
里寂寞？又在何处开了花，落了果实？

某一天年龄老去，那些怦然心动的故事也渐渐
睡在了岁月的墙角，它们也会偶然行走出来晒晒太
阳，把你的心情喧哗成温热。

时光是一条前行的路，时光是一朵勿忘的花，
时光是一首回眸的诗。多年后字如初，心如初，那人
是否如初？（来源：鄂尔多斯文苑）

走在那山沟沟
林金栋

时光，是一首回眸的诗
感悟人生

挣 工 分
梁 仓

“穿分儿吃分儿指分儿过，老婆还用
分儿娶过”, 一句经典谚语道出了一段历
史渊源，这句话对改革开放前生活在中国
广大农村的人来说体会最深，理解也极其
到位。因为那时候城里人上班挣的是工
资，而农村人挣的是工分，就这一字之差，
决定了严重的城乡差别。

挣工分，准确的起于何年，我没有做
过深入的探讨。我估计肯定是从解放后在
农村成立合作社时开始的，它不仅是记录
劳动者为社会作贡献的凭证，又是劳动者
参与年底分劳动报酬的依据，“工分儿工
分儿，社员的命根儿”，这句话对“工分”给
与高度概括，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意义。“工
分”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存在了几十年，它
也是时代的产物。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一家一户独立生产经营，多
劳多得、自负盈亏，挣工分这种形式便自
然“下岗”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
的，毕竟它是一种社会存在，而且我们还
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有这个义务回忆这
段往事传于后人。如今提起“挣工分”倍感
亲切、历历在目，那时艰苦、那时贫穷，可
是再苦再穷大家都毫无怨言，那个年代的人们思
想都比较单纯，“东山的阳婆背到西山”，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是为了填饱一
家人的肚子，既然靠工分吃饭过日子，那就持之以
恒坚持不懈，出满勤、干满点，多挣工分吧。那时的
人们好像没有发家致富的想法，主要是不允许有，
稍有举动就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有时也为
生活发愁，大家都一样，要穷都穷，所以，也没有多
少抱怨。他们只是“拉革命车不松套”，默默无闻、
一心一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实现共产主义
的远大理想。

那时候，每个劳力都有一本劳动手册，大小同
现在的驾驶证差不多，皮子是牛皮纸的，封面的上
半部印着“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下半部留下填
写生产队和社员姓名的地方。翻过牛皮纸皮子才
是记工分的地方，“某年某月某日、干什么活、出勤
天数、工分、盖章”，内容清晰，项目齐全。

大家一扑真心，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了
大地的丰收，为了安居乐业，大家都没明没夜地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改天换地，大
干快上，架桥梁、通公路，筑堤坝、修水利，学大寨、
整良田，挣工分、度日月，硬是靠人工肩担背扛把

“三农”的各项事业建设起来。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很落后，交通、农田、水利、

农机、农技、乡村建设基本没有配套，农民种地往
往是靠天吃饭，遇到灾年旱年肯定都减产，或者颗
粒无收。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国家号召农民兴修
水利，开渠、打井、搞水利。我们村地处黄河南岸，
南有山洪爆发之忧患，北有黄河水出岸之危险，修
一条黄河防洪大堤迫在眉睫。六十年代初，差不多
是举全旗之力出动民工搞修筑防洪堤大会战，那
时，没有机械化，全靠会战民工肩担背扛，劳动现
场红旗招展、人来人往。整个坝壕内是“清一色”的
男劳力，挖土、担土定时轮流分工合作，当时民工

的那个干劲儿真的是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炎热的
夏天，男劳力只穿个裤衩赤膊上阵，有的穿个布鞋，
更多人都是赤脚上阵担土方。他们以村社为单位，
编组分段，为了促进劳动效率，有时组与组之间还
开展劳动竞赛，口渴了，就地趴在水边喝上一肚子
水，肚子饿了，只能忍着，如此强度的劳动，在缺吃
少穿的年月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

这些人就是挣的工分，而且现场考核十分严
厉，听父辈们讲，现场监工小组，手里拿着钩子秤，
随时随地抽查民工的担土重量，假如没有达到规定
要求，当即给予扣除工分的处理。

田间的水利工程比起修筑黄河防洪堤，工程
量要小得多，一般是由生产队自己完成，假如是几
个生产队共用的，那也是按照地亩的多少来划分长
度，所有的这些劳动都是由社员挣工分完成。

记得那时候生产队计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的，要根据工种的不同确定记工的方式。

一是按“件记工”，即按社员完成的工作定额
确定应得工分，这种方式社员们乐意干，机动性大，
自由灵活。比如给队里割草，队长吆喝着社员到了
指定的地方后，简单地强调一下要求，即连好带赖
全部清，不要浪费草资源，并且宣布割一斤草是多
少工分，然后大家就分头行动。等到了收工时，大家
各自整理割好的草，用绳子捆好，背到集中的地方
过秤、计分、收工，用现在的术语讲叫“轻包”，类似
这种劳动还有很多。割小麦是按垄子记分、开渠拢
堰是按长度记分。

还有一种叫“死分活评”，即按照每个社员劳
动力的强弱和技术高低评定每个工作日应得的工
分，再根据劳动中的实际表现进行评议，确定加分、
减分或按原定标准记分。这个比较麻烦，可高可低
由记工员说了算，这里面有了人情分。

记忆里，已经十四五的我，放学回家还要参加
生产队的劳动，春季的开渠、抡堰、平整土地；夏季
的割麦锄地；秋季的收获，样样都得参加。有时候出
去劳动，领得任务和大人们一样，而且能圆满地完

成任务，记工时大人 5 分，我们几个学生
是 4 分，心中自然很憋屈。回家后，和身为
生产队队长的父亲唠叨，父亲总是说：“吃
亏吃不死人，娃娃家不要老是计较那点分
数，以后好好参加劳动就行了！”父亲还这
样要求我。

只要有时间，只要队上有能干的活
儿，父亲便叫我跟大人一起，去参加一些
力所能及的劳动。父亲要我参加队上的
劳动，也是想把我的身体锻炼得硬壮一
些。父亲常说：“气力是奴才，去了又回来。
一个小子娃娃，不吃苦、不受累、不流汗怎
么行？”所以在田间地头的活儿我觉得没
有干过的不多，慢慢地队里也把我算成是
一个劳力。

有一年学校放暑假，直接带着行李
去乌兰淖水库（现在的羽龙湖）担了四十
天坝，直到开学。父亲要我参加队里的劳
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挣工
分。家里人口多，劳力却只有父亲和母亲，
他们两个人挣的工分，实在是没法养家糊
口，人口多、工分少，就是缺粮户。缺粮户
粮食分的少，钱就更别想了，因为他们挣
的工分，不够给付分的口粮钱。所以要我
去参加队上的一些劳动，好歹也能多点工

分，多点工分，就能多分点粮食，弟妹们就能多吃一
顿饱饭。我记得千真万确，十四岁那年，我正式开始
挣工分，一年挣了 700 多分，十分为一个工，也就是
70 多个工，那年一个工年底分红可分到一块儿零
五，一年我就挣了差不多 80 块钱，给家里帮了大
忙。

第三是“死分死记”，即按社员劳动力强弱和
技术高低评定每工作日应得工分，再根据实际出勤
时间记分。这种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磨阳工”，按
天数记分，出工不出力，利于养活懒人，实际上大集
体解散这就是原因之一。

第四是包工，就是现在人们说的“重包”，即
生产队把一定的生产任务，按照工作定额预先计算
出一定数目工分，包给社员完成。比如在生产队砖
窑上干活儿，“摔砖坯”这个环节，父亲一个人的活
儿，我们全家齐上阵，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修整的
修整，起架的起架，我们的工分就可以翻番。

干不了大人们干的活儿，就挑自己能干的承
包，免得让人家说是“混饭吃”。记得有一次秋收割
玉米杆儿，我就和队长争取到了用承包的办法，我
割得很麻利，一会儿就是一大片，比大人还快，大人
一天掰多少玉米，我一天就能割多少玉米杆儿，有
时还能抢到大人的前面，让大人们掰不完，手起刀
落，玉米杆儿就躺在了地上了。

队里定的，割一亩地的玉米杆儿，记 4 分工，
晚上收工，我问会计，今天我割了几亩地啊？会计步
量一遍玉米地后算了一下，给我说总共是 4 亩地，
于是把 16 分记在我的劳动手册上，这好像是在一
天之中挣得工分最多的一次。此时，望着这一望无
际的原野，远处的地平线似乎向我昭示着什么？

我知道，“挣工分”让我在这里洒下无尽的汗
水，更能长出我的希望。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要
从此开始。这方热土，给了我无尽的遐思与展示，虽
然有流血流汗，有苦有累，但我收获到的不只是财
富的喜悦，更有精神的富有。


